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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以广州 “迎春花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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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 “迎春花市”与广府人 “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 “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对问卷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１）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２）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 “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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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长期以来，节庆就被认为是特定地方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１］。举办节庆有助于
保留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宣扬地方的文化意义，增进人们自我身份与地方的联系，进而增
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２～４］。节庆本质上是外向包容的，人们在表达文化意义的同时，也
为他者提供了一个学习自我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机会，实现与他者的文化沟通与交
流，从而增进不同群体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包容［４］。尽管，人们对特定社会和文化的认
同受代际传承影响，但社会习俗的沟通价值不容小觑［２，５］。俗语 “入乡随俗”即反映了习
俗会影响文化的融合。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久而弥新的传统节庆。为辞旧迎新，人们会举办各种庆
祝活动。然而，节庆习俗总是不断被利用、改造或发明［６］。例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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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以及华侨在全世界的扩散，中国人的春节成为世界诸多城市重要的节庆活动。中央电
视台一年一度举办的 “春节联欢晚会”也已逐步演变为现代大部分地区中国人除夕夜守岁
的重要仪式［７］。然而，还有不少地方仍保留地方性的过年习俗，并成为该地重要的文化特
质。例如，广州地区至今仍延续除夕团年饭之后一家老小 “行花街”① 的新年仪式。广州
人普遍认为，不 “行花街”就不算过大年［８］。本文试图探讨广州迎春花市在地方认同建构
过程中的意义，期盼对促进不同文化身份群体的文化融合有所裨益。

２　国内外节庆与地方认同研究

　　自Ｐｒｏｓｈａｎｓｋｙ等１９７８年将认同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９］，地方认同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及其相关概念，例如地方感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ｃｅ）［１０］、地方依恋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１１］、地方
依赖 （ｐｌａ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１２］等便引起国内外地理学者的持续研究热情。地方认同将个人
身份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 （ｉｄｅａｓ）、信念 （ｂｅｌｉｅｆｓ）、偏好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感觉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价值观 （ｖａｌｕｅｓ）和目标 （ｇｏａｌｓ），以及行为倾向和技能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等，是关涉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层面的一个多维
概念［９，１３］。地方认同受外部与本土因素交互作用，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动态建构性［１４］，使
地方文化意义不断被再生产。目前地方认同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人文地理学者
擅长的基于现象学的质性研究方法［１５］，二是基于环境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方法［１６，１７］，但这
两种研究思路尚存在相互融合的空间。本文将尝试将质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来探讨传统节庆情境下的地方认同问题。

　　节庆是地理学者探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节庆期间，日常生活的地方被临时改
变为生产与消费文化的物质环境。人们不仅消费文化，而且通过 “在那里”来体验地方，
这样，地方也被消费了［１８］。地方作为节庆实践的场所，充满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节
庆和事件 （简称节事）［１９，２０］将空间、时间与记忆综合起来对身份和地方认同进行建构和再
生产，并成为地方空间文化身份的符号［２１］。加之地方本身具有开放、变化的特性［２２］，在
全球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所有地方都在不断被写入新的记忆，地方记忆不但因人而异且
随时间发生变化［２３］，地方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身份也重新得以解释。国内外有关节庆的文
献汗牛充栋，分别关注城市［２４～２６］与乡村［２７］等不同情境、大型节庆［２８～３０］与小规模节庆［３１］、

经济导向节庆［１８，３２，３３］与文化导向节庆［３４］、传统节庆［２４，３５］与新创节庆［３６］等，从节庆的变
迁［３４］、节庆的经济与文化影响［３７］、节庆消费行为［３０，３８］、节庆的文化政治［１８，３９，４０］等多视角
展开研究，研究方法既有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２５，４１］，也不乏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
方法［３８，４２］。已有地理学者的研究开始关注传统节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功能与意
义［２５，２８，４３～４５］，承认节庆在塑造地方和群体认同、提升社会和文化资本上的作用［４６］。处在
文化全球化和城市转型进程中的城市，其本底文化不断受到 “异质文化”冲击，传统节庆
文化逐渐复兴［４７］，但它们如何影响城市世居居民、父辈移居者与己辈定居者等不同文化
身份群体的地方认同尚待深入探讨。基于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深入研究文化在社会中运作的
过程［４８］，本文探讨城市背景下传统节庆对不同文化身份群体的地方认同建构过程有何作
用，为节庆与主办地方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ｃ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①“行花街”是广州方言对逛 “迎春花市”习俗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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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３．１　广州 “迎春花市”案例地概况

　　广州是中国国务院最早批准并公布的２４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来就有 “花城”
的美誉。“花”是城市最显著的文化特色。明末清初屈大均 《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有花渡
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 ‘花渡头’”①。事实
上，广州种花业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早在明代作为 “粤东四市”之最的广州花市就已闻名于
世。一般认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在双门底 （今北京路中段）形成一年一度的岁暮花市［４９］。广州
人民用花美化日常生活到用花增加新年的节日气氛，是广州花市由常年性发展为岁暮花市的
重要动力。广州旧时代春节年俗称 “三十喜团年，行花街，接财神”。“行花街”是广州人过
新年最隆重的的一个仪式。“行花街”、“看花市”成为广州市民春节前的特色节目。广州童
谣 《行花街》描述了喜迎传统农历新年的喜庆氛围：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
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哂。阿妈笑，阿爸喜，人欢花靓乐开怀……。１９５０
年建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广州市就兴办了第一个花市，规定在除夕前３天连续摆卖，直至大
年初一的凌晨２时前结束，中心花市在太平南路和教育路。其后，花市数目几经增加。自
２００５年开始，广州９区共设１０个花市，其中越秀区有西湖花市和东湖花市两个 （越秀区的
西湖花市因其历史悠久和富有传统几经波折后得以额外保留）②。特别是近几年，在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广州迎春花市于２００７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市
民喜迎春节的欢乐嘉年华。据 《羊城晚报》报道③，２０１１年广州全市十大花市 （不含南沙花
市）人流量为７３０万人次，与２０１０年１０个迎春花市３天的总人流量３７９万人次相比，增长
了９２．９％。其中，越秀区西湖花市历史最悠久 （图１、图２）④，最负盛名，历年来吸引众多
人士参加。２０１２年广州迎春花市实现 “大团圆”，广州市花市办公室统一管理全市１３个花市
（表１），共设档位３５９９个，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３０％。

图１　２０１２年广州西湖花市人头攒动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Ｘｉｈｕ　Ｗｉｎｔｅｒ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图２　西湖花市 “百年花市”碑牌：保留花市记忆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Ｇｒａｖｅ　Ｃａｒｄ　ｉｎ　Ｘｉｈｕ　Ｗｉｎｔｅｒ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①
②
③
④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卷二十七，草语，素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ｄｃｎ．ｏｒｇ．ｃｎ／２０１０／０７１８／３２１４９．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ｃｗｂ．ｃｏｍ／ｅＰａｐｅｒ／ｙｃｗ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２／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３３５２４．ｈｔｍ。
图１、图２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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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年广州 “迎春花市”时间地点安排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２０１２

迎春花市 （所在行政区） 具体地址 时间安排 （农历）

西湖花市 （越秀区） 西湖路和教育路

东湖花市 （越秀区） 大沙头三马路

海珠花市 （海珠区） 滨江西路和宝岗大道

荔湾花市 （荔湾区） 荔湾路

天河花市 （天河区） 天河体育中心

黄埔花市 （黄埔区） 黄埔体育中心

白云花市 （白云区） 云城西路五号停机坪

萝岗花市 （萝岗区） 青年路

番禺花市 （番禺区）市桥东区广场东路、广场西路和东兴路

从化花市 （从化市） 旺城大道

南沙花市 （南沙区） 金洲广场至市南路口段

花都花市 （花都区） 芙蓉大道中广州花卉之都

增城花市 增城广场

１月２０日至１月２３日凌晨２∶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至正月初一凌晨２∶００）

１月１８日至１月２３日凌晨２∶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至正月初一凌晨０２∶００）

１月１８日至１月２３日凌晨００∶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至正月初一凌晨００∶００）

１月１７日至１月２３日凌晨００∶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至正月初一凌晨００∶００）

１月１６日至１月２３日凌晨００∶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一凌晨００∶００）

１月１３日至１月２２日２２∶００
（农历十二月二十至正月初一凌晨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所得。

３．２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尽管人文地理学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地方认同问题，但就传统节庆与地方认同
研究而言，有研究者指出问卷调查方法最有价值［４２］。因此，本研究将问卷调查方法与质
性研究方法相结合来探讨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问题。问卷设计主要参考以往
研究的概念和项目，包括逛迎春花市的基本情况、地方认同、个人资料等三大部分，题项
设计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根据地方认同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层次编制题项，请文化
地理学专家及同行提出修改意见，并经预测试，最终保留１０个题项。根据样本量应为题
项５倍以上的原则，兼顾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移居者三类群体，故样本量最
小为１５０。本研究于花市现场进行拦截抽样调查，具体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２日在
越秀区西湖花市以主动赠送小公仔 （布娃娃）来邀请并指导被调查者填写问卷，但仍有

１５份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共计１８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５０％。从样本基本情况
看，与广州逛迎春花市的群体基本一致 （表２）。

　　定性研究主要对参与式观察、一对一访谈、网络资料进行文本分析，特别结合问卷统
计结果剖析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研究者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于番禺区迎春
花市开市首日赴现场观察，后于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２日在西湖花市进行集中参与式观察、
拍照和一对一访谈。春节后主动联系问卷中留有联系方式的被调查者，对其进行访谈，同
时根据便利法则，对广州朋友邻居进行较深入的访谈。最终完成正式访谈１７份，时间最
短约１５分钟，最长约９０分钟，其中广州世居居民８人 （事业单位职员３人、退休人员３
人、企业职员１人、学生１人），父辈移居广州者４人 （事业单位职员２人、宿舍管理员１
位、学生１人），己辈定居者５人 （事业单位职员２人、企业职员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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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出生广州

男 ９１ （４９．２０）

女 ９４ （５０．８０）

１６岁及以下 ２ （１．０８）

１６～３０岁 １４１ （７６．２２）

３１～４０岁 ３３ （１７．８４）

４１岁及以上 ９ （４．８６）

初中及以下 ４．００ （２．１６）

高中或中专 １７．００ （９．１９）

大专 ７８．００ （４２．１６）

本科 ７５．００ （４０．５４）

硕士及以上 １１．００ （５．９５）

是 １４０ （７５．６８）

否 ４５ （２４．３２）

职业

现居广州

居住时间

身份

政府职员 １ （０．５４）

事业单位职员 ３２ （１７．３０）

企业职员 ２７ （１４．６０）

个体工商户 ４ （２．１６）

学生 ９６ （５１．８９）

农民 ２ （１．０８）

其他 ２３ （１２．４３）

是 １７９ （９６．７６）

否 ６ （３．２４）

５年以下 １８．０００ （９．７０）

５年及以上 １６７．００ （９０．３０）

世居三代及以上 １２４ （６７．０３）

父辈移居者 ３９ （２１．０８）

己辈定居者 ２２ （１１．８９）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迎春花市对地方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节庆是地方的独特代表，是社区身份向外界展示的窗口，尽管节庆是日常生活的短暂
插曲，但是节庆体验可能长期影响人们对地方的骄傲感和归属感［５０］。特别的，当举办节
庆的主要目的并非追求诸如吸引旅游者之类的经济利益，而是以社区欢庆为主时，可以有
效增强地方认同与自豪感［５０］。表３列示了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ＰＩ代表地方认同，共

１０个变量，ＰＩ１～ＰＩ１０。可见，迎春花市引发的地方认同程度较强，平均值最低为３．７４１，
最高为４．３８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老广州人对迎春花市作为过年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
民俗认同度很高 （平均值皆大于４．０００）、由花市产生的骄傲和自豪感、向他人推荐的意
愿都较强 （平均值大于４．０００），迎春花市使得人们产生对广州这个地方的归属感、融入
感、成员感也比较强 （平均值３．５００以上）。

表３　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ＰＩ　１逛迎春花市 （行花街）是广州人独特的过年习俗 ４．２２７　 ０．９５１

ＰＩ　２逛迎春花市是广府文化的重要民俗 ４．３８９　 ０．６９１

ＰＩ　３逛迎春花市是广州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３４６　 ０．７７３

ＰＩ　４我非常喜欢逛广州迎春花市 ３．８４３　 ０．９４０

ＰＩ　５我愿意向他人推荐广州迎春花市 ４．１６２　 ０．８６３

ＰＩ　６广州举办迎春花市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４．０１１　 ０．８８５

ＰＩ　７逛迎春花市让我产生对广州的归属感 ３．８１６　 ０．９８８

ＰＩ　８逛迎春花市让我感觉自己融入了广州 ３．８２７　 １．０３９

ＰＩ　９逛迎春花市让我感到我是广州的一份子 ３．７４１　 １．０９７

ＰＩ　１０逛迎春花市让我对广州产生认同感 ３．７９５　 １．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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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春花市为广大市民所认同，与广州市政府在迎春花市上充分尊重民意关系很大。新
华网发展论坛上①有网友评论如下：

　　 “广州花市市政府是要贴钱的，这是广州市民春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比放鞭炮
烧钱污染环境扰清静祥和伤人引起火灾强万倍。赞赏广州市政府禁烟花爆竹大办花市的
善政。”

———罗浮散人，２０１１年０２月０５日

　　 “ｌｓ想法没错，花市年年有，图个喜庆。很多人都是看，特别是没回乡过年的。花市
本来就是赔本钻吆喝的买卖，在广州人心目中重要是因为广州人重视这个传统。其实很多
事情，并不能只从钱的方面看。”

———最爱Ｄｏｕｇｌａｓｔｏｎ，２０１１年０２月０５日

　　尽管广州迎春花市自２００５年就开始采纳 “政府引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这种较
为符合我国国情、较理想的节庆庆祝模式，但是市民对政府的引导表现出理性认同。访谈
对象Ａ、Ｂ的访谈也体现出这一点。

　　 “现在花市都是政府搞的，但是每年都会去逛花市的，有比没有好啊！我女儿也是一
样，过年不逛花市就等于没过年。”

———访谈对象Ｃ，本科毕业，退休，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下午

　　但是他与访谈对象Ａ类似，也表示买花都不会去花市的，去花市逛更主要是个习俗。
这进一步体现了花市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象征意义。

４．２　迎春花市在认知、情感与意向三个层面对地方认同产生显著影响

　　数据质量主要以信度和效度指标来检验。在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检验方法是计算各
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值），一般认为，该值大于０．７表明数据可靠性较高。
本研究中，地方认同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值为０．９１０，说明数据可靠性较高。数据的效度包括内
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要求衡量指标都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或
实践支持，本研究充分结合以往研究结论与专家意见并进行预测试，题项内容表达清楚准
确，问卷应具有可信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采用最常用的两种检验方法，即ＫＭＯ检验和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本研究中，地方认同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９１０，大于０．７００；巴特利
特球体检验Ｐ值为０．０００ （小于０．０５），这说明该量表所收集的数据具有结构效度，可进
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份法和Ｖａｒｉｍａｘ正交旋转分析法对地方认同进行了主成份因子分析。文献
研究表明地方认同形成过程有情感、认知、意向三个心理过程。因此，在提取因子时采用
强制获取３个因子模型，因子分析所得因子载荷及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及累计值如表４所
示。ＰＩ７～１０为情感因子，ＰＩ１～３为认知因子，ＰＩ４～６为意向认同，这三个因子分别解
释了总方差的３５．３９２％、２４．６８５％、２１．３４９％，累计解释总方差的８１．４２７％，其中情感
因子解释的方差最大。这一方面支持了理论探索，即认知、情感、意向等心理过程对地方
认同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情感在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
迎春花市作为文化习俗的实践活动固然重要，但是它对人们深层文化心理的影响对地方认
同而言更加关键。

①ｈｔｔｐ：／／ｆｏｒｕｍ．ｈｏｍｅ．ｎｅｗｓ．ｃｎ／ｔｈｒｅａｄ／８１９７７２５６／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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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地方认同的因子分析

Ｔａｂ．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地方认同测量变量
情感

认同

认知

认同

意向

认同

解释的方

差 （％）

累计解释

的方差 （％）

ＰＩ９逛迎春花市让我感到我是广州的一份子 ０．８９２

ＰＩ８逛迎春花市让我感觉自己融入了广州 ０．８８７

ＰＩ１０逛迎春花市让我对广州产生认同感 ０．８６９

ＰＩ７逛迎春花市让我产生对广州的归属感 ０．８３７　 ３５．３９２　 ３５．３９２

ＰＩ２逛迎春花市是广府文化的重要民俗 ０．８７０
ＰＩ１逛迎春花市 （行花街）是广州人独特的过年

习俗
０．８６６

ＰＩ３逛迎春花市是广州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 ０．８３４　 ２４．６８５　 ６０．０７８

ＰＩ５我愿意向他人推荐广州迎春花市 ０．８２０

ＰＩ４我非常喜欢逛广州迎春花市 ０．７７７

ＰＩ６广州举办迎春花市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０．６５２　 ２１．３４９　 ８１．４２７

　注：因子萃取的方法为正交旋转的主成份分析法。

　　面对全球化、城市化不断消解地方性的现实，地方不断觉醒而使得地方文化传统得以
复兴［４７］，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便成为人们识别自身身份、实现地方认同的重要标识。虽
然，过年逛花市买花已经在中国不少城市得以实践，但是迎春花市对广府人而言不是锦上
添花，而是不可或缺的。广府人在心理层面上对迎春花市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综合作用，
建构起其独特的地方认同。Ｅｋｍａｎ对瑞典菲利普斯塔德Ｏｘｈａｌｊａ市场的研究表明，市场是
交易场所，但也是重要的社会集合，在这里人们交流信息并增强对该地方及其社会环境的
归属感［４］。本研究访谈信息也说明，迎春花市虽然是花卉交易的场所，但更是人们传承花
市年俗文化的地方。

　　在问及 “有人建议取消迎春花市，你对此如何看待？”时，访谈对象Ａ表示：

　　 “绝对不能接受，花市是广州人过新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的，不逛花市广州人怎
么拿个意头的呀，就算再简单的一个花市，广州人都会去逛的呀！”

———访谈对象Ａ，本科毕业，事业单位职员，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上午

　　当作者追问，“那逛花市是为了买花吗？有人说逛迎春花市，赏花、买花是核心，你
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赏花可以去看花展啊！广州的花市主要是广州人过新年的其中一个习俗来的呀。又
不是去赏花，何况那些年桔呀，桃花呀，水仙呀是在那个时候才开花和过年放在家才有意
头的呀！而且，年三十晚上习俗是穿新鞋子去逛花街转运气和踩小人的。”

———访谈对象Ａ，本科毕业，事业单位职员，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上午

　　访谈对象Ｂ也表示：

　　 “每年都要逛花市，不逛花市就觉得像没过年一样，花市我还真从来没缺席过！每年
一双新鞋是少不了的，要年三十晚穿着到花市顺时针逛一圈，可以转运的。不过年三十晚
人实在太多了，我家都是早上去了。”

———访谈对象Ｂ，硕士研究生，教师，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下午

　　总之，迎春花市作为民俗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厚重的份量，是不可取代、难以割舍的文
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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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不同群体地方认同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单因子方差分析用以确认不同定类变量下，测量指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的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Ｔｅｓｔ分析得到结果 （表５）：迎春花市作为广州的一项独特民
俗，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群体的地方认同。但不同类别人群在地方认同的不同维度上的
差异不同。首先，性别在情感和意向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访谈发现类似。第二，教
育程度在情感和认知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意向认同上差异不显著。了解当地文化有
个过程，真正做到入乡随俗则需要更长时间，加大宣传本地文化或成为新来者融入的有效
措施。第三，现居广州与未居广州的群体在认知与意向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情感
认同上的差异不大，可能多数人持有春节普天同庆的观点，所以情感差异不显著。第四，
职业和居住时间在认知认同上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与对文化习俗的了解程度有关。第五，
年龄、出生地和身份在地方认同的三个维度上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说明人与地方之间
的关系是在互动中产生的，而非天生的，尽管节庆的初衷是保护本土文化，但它却能促进
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

表５　地方认同的独立样本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Ｔａｂ．５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 情感认同因子 认知认同因子 意向认同因子

性别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

年龄 ０．４３４　 ０．１６２　 ０．６２８

教育程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１

职业 ０．８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８１４

出生地 ０．３５１　 ０．５６０　 ０．１６２

现居地 ０．８８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９＊

居住时间 ０．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８

身份 ０．２２７　 ０．４７４　 ０．８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水平上显著。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定量统计结果未表明文化身份在地方认同不同维度上存在显著差
异，但访谈资料却发现不同身份的广州人对迎春花市文化意义的理解存在差异。究其原
因，很多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由于传统春节习俗的影响而入乡随俗，但是大都凑
热闹而已，并未深入了解迎春花市这一地方年俗节庆的文化意义。广州世居居民表达出其
对逛迎春花市转运等文化意义的认同。访谈对象Ｂ如此道来：

　　 “（花市）当然会去逛，买花就不一定。通常去逛之前家人就已经买好花了，去花市
主要是陪爸妈，有时也会跟朋友一起逛。花市是广州人过年的习俗，而且关键是什么时候
去逛，老广州大都会在年三十晚团年饭后去逛，如果当年运气好，希望来年更好，如果当
年运气不佳，就希望借行花街转运喽。”

———访谈对象Ｂ，硕士研究生，教师，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下午

　　 “小时候跟父母兄弟姐妹一起行，后来带着儿女行啦，现在生活好了，花街更要
行啊！”

———访谈对象 Ｈ，初中毕业，退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下午

　　父辈移居者与己辈定居者则强调迎春花市的年味和热闹的体验。对迎春花市的深层文
化意义不甚了解或者觉得没所谓，对花在年俗中的象征意义并不是非常在乎。



　１２期 刘　博 等：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 “迎春花市”为例 ２２０５　

　　 “花市啊，小时候爸妈就带我和我姐去逛，觉得很热闹，也会买些花。现在也还会
逛，但主要是为了带我女儿去感受见识下，至于我，逛不逛就真觉得没所谓了。不过过年
买花还是比较有气氛，至于买什么花就没所谓，好看就行，买过菊花，也买过郁金香，毕
竟我们没有广州本地人那么讲究。”

———访谈对象Ｉ，硕士研究生，教师，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傍晚

　　但是，新来者总是不能轻易成为 “本地人”［５１］。对于社区节庆，重游者比首次参观者
的评价更高［４５］，同样，移居者的地方归属感和地方认同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例如，新
浪博客 “剑霜风尘染，多情误此生”① 在描写其逛迎春花市的体会时，写道：

　　 “虽然已经在这里过了三个春节了，但是从来没有逛过花市，也总觉得不能够融入当
地人的习俗中。好歹今年和朋友一起逛了一次花市，虽然夜晚的寒风依旧有点冷，但是看
见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心里总与 （终于）开始有点想着：‘真的是过年了’。”

　　网友 “仙人掌上的小花”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写道②：

　　 “我原本以为，大概是因为南国的气候迎合了我们这类喜好温暖冬天的物种，却发现
不知不觉中，这种花香满地的地域性格早已浸润了自己。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带着期待去
游逛迎春花市。”

　　另外，作者访谈的外来务工型广州居民也认为在广州过年逛一下花市凑个热闹增强了
他们对广州这个城市传统文化的理解，但是其地方认同则受更多因素影响。

　　 “我来广州差不多３年了，今年没回老家过年，就在广州待着。听老乡说过花市，就
去逛了一下，觉得挺热闹的，比我老家还热闹，感受一下，以后回去还可以跟人讲讲，大
城市就是不一样。人太多了，没买啥，不好拿。”

———访谈对象Ｐ，初中毕业，保安，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８日

　　 “我在这里 （做保安）９年多快１０年了，院子里的人我都很熟的。在这里过过年啊。
也学广州人买把花回来养一下，有个过年的气氛。花市也去过２次，人多热闹，花也多一
些，不过看过两回就那么回事了。”

———访谈对象Ｑ，初中毕业，保安，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９日

５　结论与讨论

　　迎春花市作为一项广府传统民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春节文化一体而万殊的独特表现，
对地方性民俗的探讨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背景［５２］。对身处花城的广州人而言，迎
春花市是其根深蒂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情感、认知和意向三个层面都对地方认同产生
重要影响，是广大广州人地方认同的重要来源。而团圆喜庆热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春节记
忆，由此节庆可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地方认同的融合［２２］，
迎春花市为城市新来者提供了一个体验本地文化、融入本地社区的好机会。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将以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与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
研究方法结合，采纳Ｌｅｗｉｃｋａ对地方认同相关研究两种研究思路相结合的建议［１７］。二是
确认了地方认同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并借助定量研究进行检验，是身份认同
三维度概念质性研究的有益补充［５３］。三是特别分析了迎春花市在不同文化身份群体地方

①
②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４ｂｆ１ｄｆｃｆ０１００８６９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ａｎｙａ．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ｏｒ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ｏ０４／１／８３３０８１．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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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建构中的不同影响，以期对促进城市移民文化融入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所启发。但
是，本文主要探讨 “逛过迎春花市的人”的地方认同，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将未逛过迎春花
市的群体纳入研究范围，同时考虑多种行动者的文化实践，结合传统节庆与新创节庆在地
方认同建构中的差异，在珠三角区域、城市、街区或社区、公园、庙宇等不同尺度地方上
分别展开研究，以便透彻理解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深层机制。这些均可作为进一步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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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刘　博 等：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 “迎春花市”为例 ２２０７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１３（１）：１０３～１２２．
［２７］　张士闪 ．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以小章竹马活动为例 ．民族艺术，２００６，（３）：２４～３７．
［２８］　李祗辉 ．大型节事活动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影响的实证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１，３０（２）：１１０～１１２．
［２９］　吴国清 ．大型节事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机理 ．人文地理，２０１０，２５（５）：１３７～１４１．
［３０］　王朝辉，陆林，夏巧云，等 ．重大事件游客消费行为及偏好的中外比较研究———以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为例 ．地理研

究，２０１２，３１（２）：２７９～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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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ＮＳ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Ｌｉｓｍｏｒｅ：Ｓｏｕｔｈｅｒ　Ｃｒｏ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
［３２］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Ｓ．Ｐｌ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ｕｍｍｅｒ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Ｇａｌｉｌ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１９９８，２３（２）：２５３～２６７．
［３３］　侯兵，陈肖静 ．现代城市节庆活动旅游效应研究与思考———以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为例 ．人文地理，

２００８，２３（４）：９５～９９．
［３４］　阎江 ．城市视角下的民俗节庆研究———以东莞卖身节为中心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５

（２）：４６～４９．
［３５］　马威 ．嵌入理论视野下的民俗节庆变迁———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３８～４３．
［３６］　Ｂｒｅｎｎａｎ－Ｈｏｒｌｅｙ　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Ｊ，Ｇｉｂｓｏｎ　Ｃ．Ｔｈｅ　Ｐａｒｋｅｓ　Ｅｌｖｉｓ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５（１）：７１～８４．
［３７］　季群华，许欣，朱睿 ．旅游节庆对旅游城市目的地形象建设的推动作用 ．经济地理，２００６（Ｓ２）：２８～３０．
［３８］　马凌，保继刚 ．感知价值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 ．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２）：２６９～２７８．
［３９］　Ｊｅｏｎｇ　Ｓ，Ａｌｍｅｉｄａ　Ｓａｎｔｏｓ　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３１

（３）：６４０～６５６．
［４０］　Ｍａｙｅｓ　Ｒ．Ａ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ｃｅ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２００８，４（２）：１２４～１３５．
［４１］　Ｓｉｎｎ　Ｅ，Ｗｏｎｇ　Ｗ．Ｐｌ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ｌａ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５，４６（３）：２９５～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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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ｈ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３）：３２６～３３７．
［４３］　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 ．地理

研究，２０１１，３０（５）：８３５～８４４．
［４４］　王霄冰 ．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５（４）：５～８．
［４５］　Ｈｕａｎｇ　Ｊ　Ｚ，Ｌｉ　Ｍ，Ｃａｉ　Ｌ　Ａ．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９（２）：２５４～２６０．
［４６］　Ｇｅｔｚ　Ｄ．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ｖ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５

（１）：１～４７．
［４７］　朱竑，封丹，王彬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地理研究的新趋势 ．人文地理，２００８，２３（２）：６～１０．
［４８］　朱竑，钱俊希，封丹 ．空间象征性意义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９（６）：６４３～６４８．
［４９］　叶春生 ．广州的花市与花卉文化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３）：１２０～１２６．
［５０］　Ｗｏｏｄ　Ｅ　Ｈ．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ｅｖｅｎｔｓ：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ａ　ｃｉｖｉｃ　ｐｒｉｄｅ　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１（３）：１６５～１７９．
［５１］　Ｍｃｋｉｎｌａｙ　Ａ，Ｍｃｖｉｔｔｉｅ　Ｃ．Ｌｏｃａｌｓ，ｉｎｃ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４６（１）：１７１～１９０．
［５２］　封丹，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Ｗｅｒｎｅｒ，朱竑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地理研

究，２０１１，３０（１）：６１～７０．
［５３］　朱竑，钱俊希，吕旭萍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８～２４．



２２０８　 地　　理　　研　　究 ３１卷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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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２．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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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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